
我所知道的陈岱孙教授
郑午 安

我是 一 九八 四 年七 月
考取北京大学经济 系学 习
的。刚 入学时 ，凡任课 老
师推 荐学 习 资 料时 ，无一
不提到德 高望重 、造诣很
深的 陈岱孙教授不少有 名
论著 。那时他 已 辞 去经济
系主任职 务 ，但84岁 高龄
仍不断坚持给学生讲课 ，
他讲 课层 次分 明 ，条理清
晰，思路开 阔 ，据学生反映 ，听陈老 讲课就是 一种
美的 享受 。五十 多 年 的教育生涯使他养成科学严谨
的态度 ，每 节课不仅 内 容安排得 当 ，连时间 也按分
秒计 算 ，每 当 讲完最 后一 句 话或板书画 完最后 一个
句号 ，下课铃 声准时响 了 。在时间 上表现 出 的业 务
功力 ，令我们敬叹 和佩 服 ，在北大师生 中 一代又一
代传为佳话 。

八五 年春天 ，胡耀邦总 书记代表党 中 央向 在京
的六 位 著 名 教 授送 水 果 ，表 达 党 对 知 识 分 子 的 关
心，其 中 就有我们 系 的 陈老 ，这 一消 息在北大校 园
传开 之后 ，更激 发 了 我们想拜访一下陈老的 欲望 。
一次 ，我们到王茂湘教授家 中 拜访 ，向 他提 出 了 想
见一下陈老的愿望 。王 老师告 诉我们 ，陈老组织 出
版几 部经济专著 ，每天审 阅 文稿 、核对 资料住 务很
重，他又是全 国政协常 委 ，还 要 出 席不少会议 ，只
能在适 当 时间 作 出 安排 。但 出 乎意料的 是 ，我们愿
望很快得到 了 满足 。

陈老家 在校 园 北边 镜园 春一个湖边 ，湖岸栽满
垂柳 ，湖 内 荷花盛开 ，风景 十分 秀 丽 。他的房子是
一座 旧 式建筑 ，那时还没整修 ，显得很陈旧 。我们
一行6人 匆 匆 赶 到 陈老家 中 时 ，他放弃 了 每天 下 午
散步 的 习 惯 ，早早在会 客室 内 等候我们的到来 。

和陈 老谈话如 同 听他讲课一样 ，很快就进入主
题，当 时经 济 系新开 设 “西方经济学”，由 于我们
刚刚 接触 ，其原理还十 分难懂 。但这 门课在 当 时又
十分 “热 门”。我们上课时 ，教室 内 外的 走廊里都

坐满 外 系 旁听生 。八 十 年 代 是我 国 改 革开放 的 初期 ，
有关我们经济体 制改革的学 术 交 流十 分 活跃 ，来 北 大
进行讲学和学术 交 流 中 外 专家学 者很 多 ，几乎每周 都
有1—2次体制改 革 的报告 会 ，特别 是报告 中 引 用 西 方
经济学 中 的观点来阐述 如 何克服现行体 制 弊端 ，让人
听了 感 到 “新鲜”。不少青 年 学生 对 西方经 济学 中 提
出的 原理深信不疑和盲 目 崇拜 。陈老针对这 种 倾 向 谈
了他 自 己 的 看法 。他认 为 对 “西方经 济学”研究从过
去盲 目 排斥这一极 端 又跳到 盲 目 崇拜都是有害的 。目
前新 出 现的盲 目 崇拜 会 出 现两 种 恶 果 ，一是对青年 学
生和青年 知识分子 的 毒害 ，二 是 西 方经济学 对我 国 经
济社会 和改革开放的误 导 。弄不好西 方经 济学 这两 方
面都可能产 生悲 剧性的 后果 。同时 ，他 又告 诫我们 ，
学习 中 不要死记硬背 ，充 分利用 你们理解能 力 强 的 优
势，多 看广 阅 ，使 自 己 的 知识面 更 广 些 。你们这批学
员都有一定 的实践经验 ，通过学 习 更 好地和 自 己 工作
实际结 合起 来 ，了 解原理 ，启 发思维 ，克 服照抄照搬
的不 良倾向 。

陈老是美 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 ，是我国 开拓 经
济学研究的 先辈 ，被誉 为一代宗师 ，我们很想 了 解陈
老一生经历 ，但他很少谈到 自 己 的 问 题 。不 知 不觉快
一个小时了 ，看到 陈老办公桌 上 、卧室床 上 铺满那么
多待 审 文稿 ，怕 耽误他 更 多时间 ，就起 身 告 辞 ，并对
他指导我们学 习 表示谢意 ，陈老谦虚地说：“谈 话 也
是工作 ，也 是互相学 习 么。”

第二 次 见到 陈 老是85年12月 5日 ，那 天 于 光远 同

志来 北 大 讲学 ，因 为陈老
是同 行 ，除 了 系 里 胡 代
光、厉 以 宁 等 领导外 ，陈
老也作陪 。于光远 同志报
告的题 目 是 “学 习 马克主
义——我 们 和 你 们 的 责
任”，中 心议题是马 克思
主义 产 生 100多 年 了 ，这
一理论武器宝库需要不断
丰富和 发展 ，就要把理论

同实践 相结 合 。我们 革命 前辈 同 中 国 革命实践相结
合，取得 了 新民主 义 胜利 ，建 立 了新 中 国 ，今天进
人改 革开放 年 代 ，你们作为 年青一 代的责 任应 当 用
这一 理 论 武 器 解 决 当 前 体 改 中 遇 到 的 新 问 题 。同
时，批判 了 “文 革 ”遗 留 下 来 的脱 离实际的 研究和
学习 方 法把 马 列 主 义 说的十分 神 圣 和圣洁 ，单纯从
理论 到理论来找依据 ，就是不解决 实际问 题 。报告
会结 束 时 ，大 家 请 陈 老 讲话 ，他 拄 着 手 杖 站 起来
说：“让马 克思主 义 从天上回 到人 间。”一 句话既
总结 了 于光远 同 志报 告 的核心 ，又提 出 了 “你们”
——青 年 学 生 的 责 任 ，博 得 台 下 听 众 长 时 间 的掌
声。

第三 次 见 到 陈 老 是 我 们 照 毕 业 像 时 ，我 们班
100名 学 员 来 自 全 国 30个 省 、市 、自 治 区 ，临 别
了，和 老师照 一张 “全家福”留 作纪念 ，是我们大
家的 共 同 心愿。

我们 任课 老 师 分 布 在 各 个 系 ，提 前 一 天 都通
知到 了 本 人 ，但 照 像 那 天 怕 耽误 时 间 ，我 们 又 兵
分十 路 挨 门 去 找 。陈 老 按 他 多 年 习 惯 ，准 时 在八
点半 钟 赶 到 图 书 馆 前 ，那 天 上 午 因 几 位 老 师 有
课，直 到 11点 才 把 人 叫 齐 ，陈 老 一 直 耐 心 等 了 两
个半 小 时 ，我 们班 主 任 曹 凤歧 老 师 两 次 劝 他 到 图
书馆 休 息 ，他 都 不 肯 ，使 我 们 在 场 学 员 十 分 感
动。

离开 北大整整十 年 了 ，但我们常常通过新闻媒
介听到 陈老的 消 息。1987年教 育 部在 人 民大会堂 为

陈老举行从教60年庆
功会……

当去 年8月 8日 新
闻联播 中 传来 陈老不
幸去 世 消 息 ，使我们
感到 万 分悲痛 。特写
此文 ，以 表哀 思。

悲
喜
剧
问
题

缑
稳
贤

又有 一 批被 称 作 “黄 昏 悲 剧 ”的 剧 目 在
政治 舞 台 上 次 第 上 演 。

前年 11月 7日 ，再 过 几 个 月 就 满 六 十 岁
要退 休 的 原 浙 江 省 高 级 法院 审 判 员 凌 大 仪 ，
因利 用 职 权 直 接 收 受 当 事 人 贿 赂 等 罪 行 被 押
上了 被 告 席 。去 年 4月 30日 ，原 北 京 电 子 动
力公 司 总 经 理 兼 党 委 书 记 ，全 国 劳 模 ，人 大
代表 陈 铭 因 贪 污 罪 掉 了 脑 袋 ，他 是 退 休 四 个
月后 被 逮 捕 归 案 的。7月 份 ，又 是 一

个年 过 六 旬 的 老 头 ，被 称 为 三 湘 巨 贪
的张 德 元 ，因 单 独 或 为 主 伙 同 他 人17
次收 受 贿 赂 220.69万 元 ，被 依 法 处
死。8月 15日 ，原 石 家 庄 市 人 防 办 主
任许 三 喜 因 收 受 索 取 贿 赂32.6万 元 ，
非法 从 事 有 偿 中 介 服 务 ，接 受 现 金50
万元 被 判 无 期 徒 刑 。该 许 时 年59岁 。

到10月 16日 ，当 原 陕 西 省 民 政 厅 厅 长
靳建 辉 因 收 受 贿 赂79250元被 判 9年徒
刑时 ，正 好也 是59岁 。

快到 “耳 顺 ”的 时 候 ，心 反 倒 不

顺了 。六 十 岁 这 个 铁 门 槛 ，看 来 是 越
来越 不 好过 了 。

这些 人 ，大 多 辛 辛 苦 苦 几 十 年 ，
曾经 为 党 和 人 民 作 过 一 些 有 益 的 事
情，平 时 身 居 高 位 前 呼 后 拥 威 风 八
面，现 在 却 成 了 共 和 国 的 囚 犯 ，不 得

不以 风 烛 残 年 之 躯 在 铁 窗 里 苦 熬 余
生，有 的 甚 至 把 小 命 结 束 在 刑 场 ，魂
断衰 草 寒 烟 ，还 要 落 千 古 骂 名 。最 惨
的要 数 湖 南 的 那 位 原 湖 南 省 国 际 信托
投资 公 司 党 委 书 记 董 事 长 总 经 理 张 德
元了 。自 己 命 丧 黄 泉 ，养 子 被 判 无 期
徒刑 ，妻 子 被 判 六 年 徒 刑 ，这 一 窝 黑
算是 被 一 锅 端 一 锨 铲 了 。

上述 种 种 ，在 本 人 自 然 是 罪 有 应 得 ，但
旁观 者 哀 之 怜 之 惜 之 ，称 之 为 “黄 昏 悲
剧”，也 有 一 定 的 道 理 。

早知 下 场 如 此 悲 凉 ，何 必 当 初 贪 海 弄
潮！“以 俄倾 淫 乐 ，不 易 无 穷 之 悲。”古 人
已心 明 如 镜 ，今 人 尚 在 梦 中 乎 ？

笔者 最 近 看 了 一 些 此 类 案 例 ，发 现 这 些
人犯 罪 时 的 心 态 固 然 各 异 ，但 有 一 个 共 同

点，就 是 利 令 智 昏 ，权 力 变 质 。

许三 喜 在 许 多 场 合 里 都 说过：“我 这把年
纪，免 职 ，开 除 党 籍 ，什 么 党 纪 政 纪 处 分 ，我
都不 怕 了 。我 不 缺钱花。”（见97年 10月 24日

《 南 方 周 末》）因 为 不 缺钱花 了 ，就 不 怕 免 职
开除 党 籍 了 ，实 在 糊 涂 得 可 爱 。张 德 元 则 是

“ 想 抓 住 退 休 前 的 良 机 大 捞 一 把 ，以 便 退 休 后
能过 上 纸 碎 金 迷 的 腐 朽 生 活。”（见 《瞭 望 》

97年38期 ）陈 铭 “在 那 即 将 功 成 身 退 的
一年 多 时 间 里 ，心 灵 深 处 受 到 了 强 烈 地
刺激 ，他 感 到 ，这 辈 子 太 亏 了 ，辛 辛 苦
苦干 了 一 辈 子 ，到 头 来 什 么 也 没 有 ，都
是些 虚 的。”（见97年 10月 31日 《南 方
周末》）全 国 劳 模 ，人 大 代 表，5次 市
部级 ，18次局 区 级 荣 誉 称 号 都 是 虚 的 ，
唯有 钱是 实 的 。在 陈 铭 眼 里 ，天 地 易 位
了，阴 阳 巅 倒 了 ，这 是 多 么 可 怕 的 人 生
观。大 权 到 了 这 些 人 手 中 ，造 成 的 只 能
是灾 难 ，国 家 的 灾 难 ，人 民 的 灾 难 ，自
然也 是 本 人 的 灾 难 。

请考 察 一 下 巨 贪 们 的 行 事 状吧 。原
贵州 省 国 际 信托投 资 公 司 董 事 长 兼 总 经
阎建 宏 早 就 给 心腹吐 露 过 这 样 的 心 迹 ：

“ 给 共 产 党 干 太 没 劲 ，捞足2000万 咱 们

自己 干。”陈 铭 从1992年 10月 到 1994年

4 月 ，不 到 一 年 半 ，共 作 案 14起 ，贪 污
挪用 公 款 高 达 574.6万 元 。原 锦 州 市 天
桥区 公 安 局 副 局 长 赵 国 利 从 1993年2月
到10月 间 ，侵吞 公 款2019.519万 元 ，平

均每 日 贪 污 8.4万 元。（97年 5月 9日 被
依法 处 决 ）而 靳 建 辉 等 人侵吞 的 竟 然 是
救民 命 于 水 火 的 救 灾 扶 贫 款 。

窃以 为 ，这 些 胆 大 妄 为 ，贪 婪 卑 劣
的丑 类 被 绳之 以 法 ，实 乃 人 民 之 大 幸 ，国 家 之
大幸 。是 大 好 事 ，大 喜 剧 。

今日 之 城 中 ，人神 共愤
者，贪 官 也，万 民 所 翘 首 而
待者 ，肃 贪 也 。丑 类 终 需 歼
灭，一 窝 黑 还 是 一 锅 端 了 的

好。从 这 个 意 义 上 说 ，这 样
的大 喜 剧 ，就 是 多 多 益 善好
戏连 台 方 好 。

传呼

有一 年 读 了 方 英 文 的 《处 女 呼》，居 然 也异
想天 开 ，渴 望 有 了BP机别 在 腰 间 。这 年 头时 兴
消费 ，不你追我赶 ，就要落伍 。重要的 不是实用 ，
而是你有我也得有 ，哪怕是打肿脸充胖子 。邪门
的是传呼台 ，一夜间 冒 出 来那么 多 家 ，使 人 感 到
西安 突 然现代化了 。说一 句冠 冕堂 皇 的话 ，我是
市民 ，也 有 义 务 为 电 讯 事 业 添砖 加 瓦 吧？可是
选哪一家 呀？即 使 爱 你 没 商 量 ，但我 也 得和 我
商量 商 量 。我 是 不做发财梦 的 ，但对发财抱有幻
想，即 使 粘 些财气的机会 也最好莫放过 。于是我
选择了 金 融 传呼台 。

我把传 呼机一别 到 裤 腰带 上 ，立 即 自 我 感
觉良 好起 来 ，就好 像我 突 然长 到 一米 八 五 的 个
头了 。趾 高气扬地去找一位朋友 ，敲门 的时候竟
觉得心里不 自 在 ，索性把传呼机装进 裤 兜 。后来
试图 在腰上别过 几次 ，心里别扭还在其次 ，软软
的腰际凭空 垫上一块硬物 ，实在不美 气 ，也 不舒
服。按照快乐 至上原则 ，我决定把裤 兜作 为传呼
机永远的 栖 身 之所 。

最先 的 感 觉并 不 美 好 。我 讨 厌 那 种 没 完 没
了的 呼 叫 。有 几 回 在 “人 生 的 紧 要 关 头 ”被那 迟
不来 早 不 来 来 得 不 是 时 候 的 怪 叫 惹 得 满 腔 怒
火。我去 会 朋 友 ，裤 兜 里 不时地 “吱 ”一 声 ，叫 得
人心 疼 ：这 传 呼 机 不 会 有 毛 病 吧？两 千 多 块
呢！这年 头人上 当 受骗惯 了 ，也怕 了 。机屏 上常
常还 出 现类 似洋文 的字 母或类 似铅印 出 版物初
校样 上 的 “黑屁股”。三 天两头就又没 电 了 。打 电
话给传 呼 台 ，她 们说 了 什 么 ，我没 有 听 明 白 。后
来请教一位 比 我佩机 资 历 长 的 朋 友 ，他 谆谆教
导如 下 ：（一 ）呼叫 的信息必须阅 读 ，传呼机才 会
停止 “吱”、“吱 ”地提 示：（二 ）建 议 更换 电 池 ，不
要用 国 产 ，用
进口 的 。我 说
我还 想爱 国 怎
么办？他就把
手一 摊 回 答
道：“等 国 产赶
上了 进 口 ，再
爱国 不迟 。况且 ，你知
道摩托 罗拉 汉 字顾问
机的 实 际 成 本 吗？”
我让 他 闭 嘴 ，因 为 我
害怕 我 后 悔 。这 位 朋
友又 问 ：“我 奇 怪 ，你
买了 传 呼 机 ，又 不 阅
读，为什么？”我老实
说：“没 有 多 少是找我
的，是股票 信息 ，我不
感兴 趣！”朋 友 就哈
哈大 笑 了 ，说 ：“这 才
叫爱你没商量呀！”

传呼机带久 了 ，朋 友们逐 渐都知道 了 ，有事
没事 都 要呼 ，方便 了 许 多 ，又 麻 烦 了 许 多 。有 一
回正赶路 ，有 友 连 续 呼 叫 ，十 万 火 急 似 的 ，我 只
好放下 手头事 ，去 寻 电 话亭 。电 话打过 去 ，那边
不急不慢说 ，他正值班 ，闲得无聊 。当 然 ，只 有老
朋友 才敢这 样 。皮 了 ，不理 不睬 ，却 也 有 误事 的
时候 。又 有 朋 友正给别 人家 的 孩 子 当 语文 教师 ，
遇到 一个字 不认识 ，懒得查字 典 ，就跑到 电 话亭
呼我 ，呼 得 我 “肚 子 疼 ，心 口 憬 ，难 为 情 ，说 不
成。”

传呼机有点 儿像“嫁鸡随鸡 ，嫁狗随狗”，天
长日 久 ，与我居然 亲 热得形影不离了 。我有位朋
友的 妻子 端 直 对了我说 ：“做老婆还不如做呼机
呢。”我笑 着逗她：“传呼机怎比得你？每到 上 床

时，就 被 爱 情 遗 忘
了。”她 正 儿 八 经
说：“你 不 知 道 ，我
那口 子 睡 觉 ，头 这
边放 着 传 呼 机 ，头
那边 放 着 电 话 机 ，
只要 ‘蛐 蛐 ’叫 ，他
就对 着 电 话 聊 ，烦
死了 ！”说 白 了 ，这
叫各 人 感 觉 不 一
样，我 的 感 觉 就 和
我的 这位朋 友差不
多。如 果 出 门 忘 带
了传 呼 机 ，就 像 丢
魂了 似 的 ，走 到 哪
里都魂不守舍 。

也有人讽刺过
我：“人家 用 传呼机
赚钱 呢 ，你 一 个 文
人用 它 做 什 么？”
我笑 道：“赚情嘛。”
一句 笑 语 ，先 掩 饰
了尴 尬 。实 际 上 我
觉得带传呼机跟 穿
衣服 差 不 多 ，不 能
无视 实 用 ，太 实 用
了也 没 意 思 。就 算
赔了 钱 和 朋 友 聊
天，又 有 何 不 可
呢？吃 馒 头 就 饱
人，人 为 什 么 还 要

吃生 猛海鲜呢 ？
化纤 布 料就能遮
体，人 为 什 么 还
要穿 真 丝 、真 皮
做的衣服呢 ？

1 996年 10

月，我 去 东 郊 看
朋友 ，在213公 共
汽车 上 ，被 人 掏
去了 传 呼 机 。我
是走 下 车 后才发
觉的 ，多 少 有 点
儿扫 兴 。我 打 电
话给 传 呼 台 ，说
我丢 失 了 传 呼
机，要 台 上 代 转
呼我的 朋 友 。我
刚缴过一 年 的服
务费 。半 月 后 ，

我去传呼台营业厅 ，意在 另 买一个传呼机 。我
的如 意 算 盘 是 希 望 传 呼 台 从 售 价 上 减 去 一 年
420元 的 服 务 费 ，然 后把 我 已 缴 过 的 服 务 费续
上。传 呼 台 不 同 意 ，托 一 位 朋 友 去 找 经 理 说
情，遭 到拒绝 。此 后常有朋友指摘我不 回 呼 ，
我就呼 了 我一次 ，小 姐 很温柔 ，例行问答 后请
我关机 ，仿佛我的传呼机并没有 丢失 。我突 然
悲从 中 来 ，不是为我 ，是为传呼台 。如 此经营
方略 ，其 前 景可想而知 。有友就开 导我：“你
当初爱 人家 没商量 ，现如今 人家不爱 你也没 商
量，扯 平 ，还 自 作 多 情 干 什 么 ？另 择 良 婿
吧。”

经过深 思熟虑 ，决定再来一次 “爱你没商
量”：选择 西安三 九台 。多 少年 的经验不可磨
灭：还 是国办的好 ！

坐
车 刘

三
余

七十 年 代 ，我写 了 一篇四 五
千字 的 侦破通讯 。稿件给一记 者
看毕 ，他 署 上 我 俩 的 名 字 寄 出
去，很 快被刊用 。记 者说 ，这次
算是我坐你的 车了 ！从那 天起 ，
我才 晓 得 新 闻 这 行 当 还 有 “坐
车”一说 。

八十 年代 ，有位热心朋友邀
我为 某 人写篇稿件 ，当 时我手头
正忙 ，并且 ，我为某 人 已 发过报
告文学 ，遂婉言推辞 了 。不 料二
天热心朋 友 又拉来一位
记者朋 友说项 ，还是头
天的 差 事 。记 者 朋 友
说，人 民 日 报还有别 的
省级报纸就某人的事迹
已向 我约稿 ，你管写 ，
我管发 。我这 人心软 ，
想头天得罪了 一朋友 ，
二天 再得罪一双 ，不就
一篇 稿件嘛 ，便 应 允 下
来。稿件写成了 ，记 者
让热心朋 友抄好时 ，他
就笑着 对我说 ，我供职
的报社就不要署 你的名
字了 ，否 则 ，人家 要 说我坐你的
车呢 。结 果是 ，记 者 供职的 那个
报社就 自 然 以他的 名 字 见报 ，而
别的 报 纸 ，一 个 字 腿 儿 也 未 刊
用。

九十 年代 ，由 我主 笔 与 两位
同志合写 了 某单位的 一篇长稿 ，
考虑到这个 单位的 那 位通讯 员 处
境尴尬 ，出 于 “拉 兄弟 一把 ”的
善良 ，就在后边 也挂上 了 他的 名

字。孰 料 见 报 之 后 ，才 发 现 与
我真 正 的 合 作 者 的 名 字 统 统 被

“枪 毙”了 ，而 那 位 坐 车 者 的
名字 却 赫 然 在 目 。为 一 篇 稿 件
要闹 个 水 落 石 出 ，似 无 必 要 ，
但大 家 心 里 都 明 白 ，是 那 位 通
讯员 坐 上 车 以 后 ，于 “活 动 ”
中施 展 手 脚 ，竟 把 我 的 两 位 合
作者 踹 下 车 去 了 。

限于 篇 幅 ，我 只 是 沿 时 间
顺序 仅 仅 选 择 了 上 边 三 个 坐 车

的事 例 。明 白 人 不 难
从中 看 出 ，这 坐 车 的
行当 不 仅 后 继 有 人 ，
而且 本 事 年 年 见 长 。
什么 拉 、捧 、骗 、
抢、踹 等 诸 种 手 段 ，
令人 防 不 胜 防 。古 人
云：盗 亦 有 道 ，就 说
剽窃 他 人 文 章 的 文
贼，其 “道”大 概 就
像老 鼠 一 样 习 惯 于 沿
墙根 偷 偷 溜 ，弄 不 好
被曝 光 ，就 只 有 丢 人
现眼 狼 狈 。而 坐 车 的

呢？却 从 未 听 说 过 有 “翻 车 ”
的。似 乎 是 人 有 多 大 胆 ，车 能
坐多 远 。从 拉 车 人 自 身 检 查 ，
一是 囿 于 面 情 ，二 是 没 有 诉 诸
法律 解 决 的 意 识 ，三 是 觉 得 为
一篇 稿 件 较 真 ，也 没 有 那 个 精
力。难 怪 乎 坐 车 人 愈 来 愈 胆
正，只 想 着 坐 车 比 拉 车 舒 服 ，
至于 什 么 劳 什 子 人 品 也 就 顾 它
不得啦 。 甜　于 善辉 摄

赠年 生 二 首
房日 晰

年生冠 鼎 创快速识字 法 ，试之 儿 童 ，八 阅
月而 识字八千 ，令 人感 佩 ，题诗二首 以 赠 之 。

一
困顿 颠 朴 志 益 坚 ，千 锤 百 炼 不 松 弦 。
茫茫 字 海 谁 能 尽 ，年 子 撑 出 普 渡 船 。

二

仓颉 创 字 寓 机 玄 ，记 忆 辫 识 多 历 年 。
快速 一 出 惊 宇 内 ，小 学 不 必 再 绝 编 。

发自内心的感谢
杨发 记

金钱社会未必什
么都 不 好 ，就拿让人
放开 去赚钱这一点来
看，可 以说 是对人的
一种解放 。当 然 ，赚
钱必 须 合 法 ，最好也
不缺 德 。我在文教部
门工作 ，纯粹 的 清水 衙 门 ，每 月 拿不回 几钱银
子，但 也收支平衡 ，只是 生 活比较清贫一点 。
对这些 ，我都很满意 。

买房那阵子 着 实 紧 张 ，想 肉 想得发慌 ，觉
得肠 子 被 粗 茶 淡 饭 冲 刮 得 只 剩 塑 料 布 那 么 薄
了。住 上房 子 后 ，又 苦 了 一段时间 ，总算还 清
了外债 。我很 知 足 ，很 高 兴 ，对 一切都充满了
感谢 。尽管 买的房 只有 居住权 ，这也够了 。因
为儿 子 是属于社会的 ，我没必要 为他失眠 。

平凡 而 紧 张 的 工作没 有大的 波浪 ，倒 也充

实惬意 。正 在我悠然乐天的时候 ，儿 了 病 了 。
他住 了 一 阵院 ，又连续接受化疗 ，医生说他必
须吃好 。这样一来又 花 了 不 少钱 ，但幸 运的 是
儿子 的病好转 了 。想想 只 欠 了 千 元 的帐 ，不仅
不愁 ，还暗 自 高兴 。毕 竟 ，儿子 身 体好 了 ；我
跟着 喝 点残杯 冷炙 ，也发 起福来 ，体 重添 了 二
十多斤 。

我买 房 的 时 候 向 同 事 借 的 钱 占 房 款 的 三
分之 二 多 。现 在 ，我 的 同 事 们 纷 纷 买 房 了 ，
他们 都 缺 钱 ，但 没 有 一 个 人 向 我 借 。我 内 心
实在 不 安 ，便 凑 了 一 千 多 元 去 给 一 位 买 房 的
同事 ，没 想 到 他 把 我 训 了 一 顿：“你 自 己 是
什么 光 景 还 不 明 白 ？我 要 了 你 的 钱 能 睡 着 觉
吗？快 拿 回 去 ，别 在 生 活 上 苦 了 自 己……”
我听 了 只 想 流 泪 ，鼻 子 酸 酸 的 ，眼 里 热 热

的，我 还
有什 么 话
可说 呢 ？

我此 时 只
感到 ：同
事们 对 我
太好 了 。

当然 生 活 中 也 有 些 不 如 意 的 事 。比 如 ，
某些 合 法 又 不 缺 德 的 事 我 就办 不 成 ；而 别 人
不仅 能 办 成 ，连 违 法 缺 德 的 事 也 能 办成 。这
时情 绪 是 不 会 好 的 。但 回 过 头 一 想 ，我 又 能
奈何？无 可 奈 何 ，只 好 心 怀 忿 忿 而 已 。世 间
事情 复 杂 ，任 何 人 不 可 能 万 事 如 意 ，大 家 才
常常 祝 愿 别 人 万 事 如 意 呢 ，我 已 经 算很 幸 运
了，好 好 活 着 就 行 。于 是 又 生 出 对 生 活 的 一
番感 激之情来 。

有我这 活法想 法 的 ，恐 怕不 止一个 人吧 。

湛江 严 禁 企 业 用 退休 费 抵债
广东 湛 江 市 社 会 保 险 管

理局 和 中 国 人 民 银 行 湛 江 分
行日 前 联 合 发 出 通 知 ，严 禁
任何 单 位 、部 门 和 个 人 把 下

拨给 企 业 的 退 休 金 、抵 扣 企
业的 贷 款 、利 息 和 水 电 费 等
企业 债 务 。

（ 据 《今 晚 报》2月 3日 ）

退休 金 常 遭 打 劫 ，可 见 强 者 一 何 恨 ，弱 者 一 何 苦 ，今 湛
江严 禁 企 业 用 退 休 费 抵 债 ，此 风 可 嘉 。

让职 工 自 己 选 择 代 言 人
1 984年以来 ，吉林省梨树 县

委从突 出 工会组织群众化 、民主
化，突 出 工会组织代表和维护作
用出发 ，建立了基层工会主席“直

选”、干部自 管的工会干部管理体
制，实现管人与治事相结 合的作
法，大大促进 了 全县工运事业的
发展。（据《工人 日 报 》2月 9日 ）

基层 工 会 主 席 “直 选”，工 会 干 部 “自 管 ”，本 属 理 所 当 然 ，不 意
竟成 新 闻 。已 作 新 闻 ，可 见 知 者 不 多 ，行 之 者 更 少 。好 事 如 许 ，偏何
姗姗 其 来 迟 ！

英国 国 务 大 臣 说8×7＝54
负责提 高全英学校教 育 质

量的 英 国 国 务 大 臣拜尔斯在21
日的 一次 广播 采访 中 算错 了 一
道简 单 的乘 法 题 。

拜尔斯在接 受 英 国 广播公
司（BBC）采 访时 ，谈 到政府

计划 提 高 学 生 的 数 学 运 算 能
力。记 者问 他8乘7等 于 多少 ，
他答 道：“54。”拜尔斯今 年
4 1岁 ，曾 是利物浦工 艺专科学
校的 法律讲师 。

（ 据 新 华 社 1月 22日 电 ）

八七 五 十 六 ，小 儿 亦 知 ，拜 尔 斯 竟 然 答 错 ，教 人 难 以 置

信。此 系 必 然 ，还 是 偶 然 口 误 ，不 好妄 加揣 测 ，而 结 果 却 令 舆
论哗 然 。口 张 神 气散 ，救 也 难 。然 而 也 有 妙 药 ：倘 效 法 我 们 的
某些 官 员 ，言 不 离 讲稿 ，当 不 至 如 是 尴 尬 。

鲍比 ·霍顿执鞭 中 国 足球 队
英国人鲍比 ·霍顿2月 6日 在

中国 足协的新闻发布会上称 ，他
相信能率队进军2002年 世界杯 。

霍顿是 上 周接受 中 旧 足 协
聘任 ，辞 去 英 国 诺 丁 汉 森 林 队

（ 英 俱甲级 队 ）助 理 教 练 一职 ，
前来 中 国 执 鞭 国 家 队 的 。霍 顿
执教期间 的 工 资 、食 宿 、交通 等
经费 ，由 国 际管理集 团 出 资 。

（ 据 《羊 城晚 报 》2月 6日 ）

国人 热 足 球 ，热 得 死 去 活 来 ；“国 足 ”欲 图 强 ，却 屡 屡 饮 恨 沙

场。于 是 屡 易 主 帅 ，以 为 良 药 ，岂 知 病 情 难 除 。冷 眼 观 者 以 为 ，倘
使帅 才 平 庸 ，将 多 娇 骄 之 气 ，又 如 何 侈 谈 冲 出 亚 洲 ！而 定 位 云
云，实 在 不 敢 恭 维 。此次 霍 顿 执 教 鞭 ，但 愿 不 是 望 梅 止 渴 。

虚报 瞒 报 也 是 腐 败 行 为
近年 来 ，虚 假 浮 夸 风 在

一些 地 方 并 没 有 减 弱 的 迹
象。一 些 人 为 了 捞 政 绩 ，替
自己 铺 设 升 迁 的 台 阶 ，不 惜
牺牲 群 众 利 益 ，虚 报 产 值 产

量，虚 报 小 康 达 标 水 平 ，虚
报人 口 出 生 率 ，瞒 报 农 民 负
担，甚 至 虚报 扫 盲成果……

（ 据 《文 汇 报》2月 8
日）

虚假 浮 夸 风 ，实 乃 一 大 顽 症 。此 风 猖 獗 却 屡 屡 取 媚 ，又
屡屡 得 宠 ，可 叹 也 夫 。安 得 倚 天 抽 宝 剑 ，断 然 扫 此 荒 唐 ！

（ 点 评 ：杨乾坤 ）

温煦 化 骨 枕 边 风

王维 华

枕边 风 也就是 人 们常说 的 床 上 悄 悄 话 ，是夫
妻间 的 家常 事 。枕 边 风 对 家 庭 的 和睦 、温 馨 、夫妻
间相 爱 可谓功 不 可 没 。然 而 ，也 正 是妻 子 那 和 煦 、
激人 的 枕 边 微 风 、使 许 多 领 导干 部迷 了 眼 睛 昏 了
脑，误 入 “夫 人路线”，没 了党性 、背 了 原则 、丢了 官
德、私欲大起 、见利就捞 、见礼就收 、把党和群众的
信任抛置天空 ，致使 自 己 一步步迈 向犯罪的 深 渊 ，
最终 身 败名 劣 ，成为党 和人 民 的阶下囚 。

据报 载 ，湖 南 省 某 地 金 融 系
统一 行政 官 员 ，就职 前 是 该 行 业
系统 的 业 务 尖 子 ，勤政 清 廉 好 学
上进 ，连续3年 荣 膺省金融系 统模
范标兵 ，五年 中 连跳 三级 ，上 了 某
县银 行 行长 的 宝 座 ，可 谓 年 轻得
志，家 人 为 此而高 兴 ，亲 朋 为他荣升而祝福 。然 而 ，
他的 贤 内助却万分惆怅 ，不安于家境的 清寒 ，她 看
到同 事们都 穿 名 牌踏 高 档 ，自 己 很 穷 酸心 里过 不
去，于 是把功夫下在 与 夫 同 床 的枕头上 、软 磨硬吹
别人家 做官老公的如何能耐 。天长地久 ，丈夫 的耳
根“泡 ”软 了 ，也被 其 私欲而磁 化 、动 了 隐 恻之心 ，
觉得在职不捞退 下 后悔 ，于 是放开手脚 ，无视于 法
规，无 视于 他 的 监督 ，私吞 公款 ，最终 走 上 犯 罪 之

途。妻子 为此而嚎哭 但 为时 已晚 。
俗话说 妇 以 夫 为贵 ，夫 以妻 为 荣 。这里包

函了 深 刻 的唯物辩证法 ，其 含 义 不言而 渝 ，多
数“内助 ”都能正确扮演好这一 角 色 。目 前 ，我 国 正
处在机 制 、体制转型时期 、社会 上 的 形 形 色 色的不
良之 风时 刮时起 、我们 多 数 党 员 干 部 都经得起 各
种金 钱 、权 力 、美 色 的 考验 ，拒腐 防 变 的 免疫能 力
增强 ，正 确地对待 自 己 手 中 的 权 力 和个人 得 与 失 、

尽心尽 责 为 人 民办好应 该办的 每 一桩事 ，颇受 群
众的敬 佩 。这 其 中 不乏“贤 内助 ”的功绩 ，不乏有 她
们经常 利 用 团 聚 之 时正 当 的 “枕 边 风 ”之 功 勋 。一
位“内 助 ”系 普通 的 车 间 工 人 ，丈 夫 走 上厂领 导 岗
位后 ，不 是去 追 随 享 受 ，而是 身 感 责任 重 大 ，处 处
事事高 标准严要求 自 己 ，全 力 支持丈夫的事业 ，经
常鼓 励 丈 夫 要珍惜 群众 的 信 任 干 出 成绩 。正 顺应
了那句 古话 ，妇 以 夫 为 贵 ，贵 在 知 自 知 明 ，夫 以 妻

为荣 ，荣 在 妻 知 理懂事 会 做 人 。然 而 ，日 常 工 作 中
也有些 “贤 内助 ”名 不副实 、而是 “钱内助”，丈夫 升
官后她便摇 身而变 、名 副其实 的 “官 太太”，参政议
政、损 公 益 私 的 枕边 风 不 断 ，一 天 不 行 两 天 ，揪住
耳朵 灌 ，极 大 地 削 弱 了 丈 夫 的 意 志 ，勤 政 变 为 厌

政、不 思 进 取 追 逐 腐 化 ，不 想 群 众 之 所
想、不 急 群 众 之 所 急 ，成 天 是 “妻 子 、儿
子、房 子 、票 子 、车 子 ”五 子 嘴 边 转 ，天 长
地久 ，在不竭 “枕边 风 ”的吹拂 下 ，贪赃枉
法，成 为人 民的 罪人 。

不良 枕边 风 的 刮起 、源 于 妻 子 的 私
欲和 贪 念 。妻少欲夫祸少 、从 古 到今 为官者 无不 以
为然 。枕边 风实质是欲 的 演 化形式 ，它既 可 以和谐
夫妻情感巩固家庭 ，但 也 可 以葬送 丈夫 的 前程 ，毁
坏家 庭 的 幸 福 。枕 边 风 是和 煦 的 但未必都是 充 满
善意 ，希 望 每 位 “贤 内 助 ”多 吹 廉 洁 之 风 、勤 政 之
风、为 民之 风 、这既是对党和 人 民的负责也是对家
庭幸福 的负 责 。

警惕 ！枕边 风 、温煦 中 有寒 流 。


